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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把人脑比做电脑时，决非对人脑有任何不恭冒犯之意，而

是为了表示电脑具有巨大潜力。我不认为人脑不像我们所想像的

那般聪明，但确信电脑可以比我们所想像的聪明得多。

希里斯：《电丹尼尔 脑如何思考》

奇才

计算机⋯⋯可以用来实施几乎任何形式的犯罪，甚至可以用

来置人于死地。

引自洛杉矶警署一位警官的话

第 一章

那辆破旧不堪的白色轻型货车令她心神不宁。

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丘伯提诺城德 安扎街的维斯塔餐馆。

列拉 吉伯森坐在吧台旁，紧紧攥着冷冰冰的马提尼酒杯，完全不

理会近旁站着的两位小伙子投来的挑逗目光。这两人都是被称为

“芯片骑师”的专门从事硬件制作或销售的电脑公司员工。

①希里斯：美国应用才智计算机软件公司首席技术官及创办人之一。 该书原名

，字面义为：《硅石上的图样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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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再次向外看去。绵绵阴雨中，并不见那辆没有窗玻璃的福

特伊克诺莱小货车的踪影。但她确信，它在从她家到餐馆的这几

英里的路上一直在跟踪她。列拉滑下吧台凳，来到窗户边向外眺

望：那辆车并不在餐馆的停车场里，也不在街对面苹果电脑公司或

相邻的属于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停车场里。从逻辑上说，假如开车

人的确是在跟踪她的话，这两处可都是停车监视她的好地方。

不，那辆车只是个巧合，她暗忖，只是自己一时多疑才把它看

得过于严重了。

她回到吧台坐下，瞟了瞟那两个一会儿自得其乐，一会儿又向

她投来暧昧笑容的年轻人。

就像所有来这儿寻欢作乐的小伙子一样，他们穿着宽松的休

闲裤，衬衫外 用不打领带，脖子上挂着在硅谷无处不见的标记

细帆布带系着的公司标识牌。这两人佩戴的蓝色牌子格外醒目，

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。餐馆里的其他人中有来自康柏、惠普和苹

果电脑公司的员工，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些新出道的毛头小伙，他们

来自大批新成立的网络公司，硅谷尊贵的老驻客对这些公司很有

些不屑一顾。

列拉 吉伯森今年三十二岁，比这两位追求者可能要大上五

岁。但她属个体经营，从事的又并非电脑行业，因此无疑要比他们

穷上五倍。不过这两个男人才不会在乎这个。她生动并富有异域

情调的脸庞，一头散乱的乌黑头发，高及脚踝的短靴，红橙两色相

间的吉卜赛式裙子，以及一件令她苦心锻炼出的臂肌格外引人注

目的黑色无袖上装，这一切早已将他们迷得神魂颠倒。

她估计再过两分钟这两个小伙子中就会有一个上来搭讪，而

她只错估了十秒钟。

年轻人朝她说的不过是她已听过无数次的老一套话的翻版：

对不起我并不想来打扰你不过我说你要不要我替你打断你男朋友

的腿居然让如此美丽的小姐孤身一人在餐馆苦等顺便请问在你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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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打断哪条腿时能否允许我请你喝上一杯？

换了别的女人，也许会勃然大怒；或者一脸尴尬，面红耳赤，结

结巴巴无言以答；甚至还有可能顺水推舟，借机也来调情一番，让

他请自己喝一杯根本不想喝的酒，只因为不知该如何对付这种状

况。那些都是比她柔弱的女人。而列拉 吉伯森并非寻常之辈，她

曾经被《旧金山记事报》授予“都市自我防卫杰出女性”的称号。此

时她两眼正视男人的眼睛，彬彬有礼地微笑应道：“这会儿我想独

个儿呆着。”

就这么简单。交谈结束。

他惊讶于她的坦率，于是避开她坚定的目光，回到同伴身边去

了。

力量⋯⋯这就是力量。

她 了一口杯中的酒。

其实那辆该死的白色货车已经让她想起了所有的防身细则，

那是她在担任女子防身教练，教授女子如何在当今社会保护自己

的经历中摸索总结出来的。刚才在驶往餐馆的途中，她往后视镜

瞧了几次，便注意到那辆货车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尾随在后。开

车的是个小伙子。白种人，但棕色头发梳成蓬乱的“骇人”辫子头

样式。他身穿作战服，尽管是阴天，还下着蒙蒙细雨，却戴着太阳

镜。当然，这里是硅谷，从懒汉到黑客各色人等都有。即便是到星

巴克咖啡店喝咖啡，看到说话彬彬有礼的服务生理着光头，身上到

处刺着挂饰物的孔眼，一身都市贫民区痞子打扮，也是稀松平常之

事。不过，开车人瞪着她的目光里似乎包含了某种莫名的敌意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列拉发现自己正心不在焉地把玩放在手提包

内的胡椒面瓶。

再次往窗外看。眼前只有用从事网络业赚的大钱购买的豪华

轿车在来来往往。

再看看室内，周围云集的不过是些没有恶意的电脑高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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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松，她对自己说，同时啜了一口烈性马提尼酒。

她 点望了望壁上的挂钟。 刻。桑蒂迟了十五分钟。她平

常不这样的。列拉拿出移动电话，但屏幕上显示的却是：停止服

务。

她正准备找一部付费电话，一抬头，只见有位年轻人走进餐馆

向她招手。她确信自己认识此人，但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却记不起

来。不过那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金色长发，以及嘴上蓄着的山羊

胡子，在她脑海还是印象蛮深的。他下身穿着白色牛仔裤，上身是

一件皱巴巴的蓝色工作衫。惟有与硅谷商人身份很是相称的领

带，还能表明他是美国这个公司制国家的一分子。不过领带上的

图案既不是条纹也不是摇滚歌手杰瑞 加西亚推崇的和平花，而是

一只卡通翠喜鸟。

“嘿，列拉，你好。”他上前握了握她的手，倚着吧台“。还记得

我吗？威尔 伦道夫，桑蒂的表兄？我和切丽尔是在楠塔基特

岛 弗雷德和玛丽的婚礼上认识你的。”

对，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。当时，他与怀孕的妻子一道和列拉

及其男友汉克坐在同一张桌上。“当然记得。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就是忙。怎么，还有谁没来吗？”

他的标识牌上写着“施乐公司帕罗阿图研究中心”的字样。她

不由得肃然起敬。即便是不搞电脑的人也都知道施乐公司富有传

奇色彩的帕罗阿图研究中心，它在往北距离这儿五六英里处。

威尔示意服务生过来，点了一杯低度啤酒。他问：“汉克近来

如何？听桑蒂说他正设法在威尔斯伐戈银行找份工作。”

“哦，对。已经找到了。目前正在洛杉矶接受新员工培训。”

啤酒端上来了，威尔喝了一口“。祝贺你们。”

停车场上一团白光闪过。

列拉心里一咯噔，迅速朝它望去。可那是一辆白色探险家福

特汽车，里面坐的是一对年轻夫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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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目光越过福特车，再次环顾了一遍大街和几个停车场，回

想起在来这儿的途中，当她拐进餐馆停车场时，那辆货车曾从她车

旁驶过，当时她朝车身瞥了一眼。那儿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，也许

可她觉得它更像血迹。是泥巴

“你没事吧？”威尔问。

“没事。对不起。”她收回目光转向他，暗暗高兴身边多了个盟

军。这又是一条防身细则：二人同行永远胜过孤身一人。此时列

拉将它略做修改，加上一句：即便两人中有一个是骨瘦如柴，身高

不超 七七，还系着一条卡通领带的计算机高手。过一米

威尔继续说道：“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桑蒂打来电话，问我是否

可以 信。她一直打你手机，可怎么也打在这里停一下，给你捎个

不通。她加班迟了，问你能否到她办公室附近的那家餐厅和她见

面。那个地方你们上个月去过的，叫仙乐是不是？山景城的仙乐

分店。她预订了 点的桌子。”

“你没必要亲自过来。她可以将电话打给这里的服务生，让他

们跟我说。”

“她还想让我顺便带给你上次在婚礼上拍的照片。你们俩今

晚可以一起瞧一瞧，想洗哪张尽管告诉我。”

这时威尔见到 虽然一个朋友经过吧台，举手打了个招呼

硅谷方圆几百平方英里，说到底还只是个小镇。他朝列拉说：“我

和切丽尔本来准备在这个周末把那些照片 带到圣巴巴拉城桑

蒂家的⋯⋯”

“是呵，我们准备星期五到那儿去。”

威尔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要与人分享。随

即他拿出皮夹子，翻开来，露出一张他与太太和一个粉嘟嘟小不点

婴儿的全家照。“上星期刚出世， 骄傲地说“，克莱瑞。”

“噢，真可爱。”列拉轻声赞道。

“为此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出远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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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切丽尔好吗？”

“她很好，孩子也很好。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过⋯⋯不过，我

得告诉你，一旦做了父亲，生活便完全改变了。”

“对此我毫不怀疑。”

点 分。晚上这个列拉再次看了看钟。 时候开车到仙乐

要半个小时“。我最好现在就过去。”

随即，一阵惊恐猛地又袭上心头。她再次想到那辆货车和开

车人。

“骇人”辫子头。

斑痕累累的车门上那块红褐色的污渍⋯⋯

威尔用手势招呼服务生过来买单，并付了钱。

“你不需要这么做，”她说“，我自己来。”

他大笑“。你已经付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还记得婚礼上你告诉我的那家共同基金吗？你才买的那

家！”

列拉想起自己当时肆无忌惮地大吹特吹一家生物科技基金如

何了得的情景，那家基金去年猛涨了百分之六十。

“从楠塔基特岛回来后，我就狠 多狠买了一笔⋯⋯于是就

谢了。”他把啤酒瓶朝她歪了歪。随后站起身“：你没事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列拉嘴里应着，双眼始终不安地望着门口，两人往外

走去。

只是多疑罢了，她宽慰自己。随即心里泛起平日时不时会涌

上心头的想法：看来确实应该给自己找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来干了，

就像餐馆里所有这些人一样。她不该满脑子想的都是暴力。

肯定是这样的，不过是多疑症在作怪⋯⋯

可是，倘若果真如此，当她拐进这家餐馆的停车场，并朝那个

梳着“骇人”辫子头的小子瞥去一眼时，为什么他要那么快地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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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门逃开？

威尔走出店门，撑开雨伞，举在两人头上。

列拉想起另一条防身细则：需要人帮助时尽管开口，千万不要

觉得不好意思或拉不下面子。

可是，列拉正准备开口 伦道夫在拿了照片后送她，请求威尔

到车子旁时，心里猛然想道：倘若货车里的那个小子果真对她不怀

好意，把他也卷进这场危险是否太自私了？眼前这个男人既为人

夫，又刚做了人父，得抚养照顾妻儿。这么做对他似乎不太公

平⋯⋯

“有什么不妥吗？”威尔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真没什么？”他穷追不放。

“是这样，刚才从家里来这儿时，我想有人跟踪我。是个年轻

人。”

威尔看看四周“。你看到他了？”

“这会儿不见了。”

他问“：你是不是建了个网站，关于妇女如何自我防卫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觉得他是不是知道这点？很可能他是在故意骚扰你。”

“也许吧。我收到的攻击性邮件会吓你一跳。”

他拿出手机“。要不要报警？”

她想了想。

需要人帮助时尽管开口，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拉不下面

子 。

“不，不需要。只是⋯⋯你能不能，等拿了照片后，陪我一起走

到停车的地方？”

威尔微笑道：“当然可以。虽然我不太懂空手道，但起码可以

大声呼救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她笑起来“。多谢了。”

他们顺着餐馆外的人行道往前走。她一路查看着车辆。这里

同硅谷的所有停车场一样，停着许多名牌车，有瑞典的绅宝，德国

的宝马，还有日本的凌志。但看不见轻型货车。也没有小伙子。

没有血迹。

威尔点头示意他停车的地方，在后停车场。他问：“看到他了

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两人穿过一小片杜松林，来到他的车子面前。是一辆纤尘不

染的银色美洲虎。

上帝，难道硅谷除了她谁都是有钱人吗？

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。两人来到汽车后部的行李箱前。“那

次婚礼我只拍了两卷，但里面有些照得相当不错。”说着他打开行

李箱，停了停，环顾了一眼停车场，她也跟着望了一眼，四周空空荡

荡。他这辆车是惟一的一辆。

威尔朝她一瞥“。你一定对‘骇人’感到奇怪吧？”

“骇人？”

“对。”他说“。‘骇人’辫子头。”他的声音完全变了样，显得含

混不清。他仍在微笑，但面部表情此刻已完全不同。换上的是一

副饥饿难耐的样子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她不动声色地问，恐惧却在内心轰然炸

开。她注意到一根链条拦住了后停车场的入口。一定是他开车进

来之后挂上的 不让别的车辆进入。

“那不过是假发而已。”

哦，主耶稣，上帝，列拉 吉伯森不由得在心里想。她有二十年

没这样祷告过了。

他直视着她，捕捉到她内心的恐惧。“我先把车停在这儿，之

后偷了一辆货车，从你家开始跟踪。我故意穿上作战服，戴上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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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。知道吗？目的是为了让你紧张，让你神经兮兮，胡思乱想，巴

不得我呆在身边⋯⋯你那些细 那些城市女性自我防身的玩则

意儿，我全都了如指掌。千万不要和男人去空旷无人的停车场。

成家又有孩子的男人比单身男人安全。想知道那张全家照吗？皮

夹子里的 父母》杂志里的一张照片用电脑合成那张？那是我拿

的。”

她用耳语一般的声音绝望地问：“你难道不是⋯⋯”

“桑蒂的表兄吗？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之所以挑 伦选威尔

道夫是因为你有点认识他，他又有点像我。我的意思是，假如你不

认识我 起码要以为自己认识我，我是绝对没有办法把你孤身

一人弄到这儿来的。我说，还是把你的手从手提包里拿出来吧。”

他举起她随身带的胡椒面小瓶。“刚才一道出来时被我拿到了。”

“可是⋯⋯”她绝望地耷拉着肩膀，一边抽泣一边说“，你是谁？

你甚至根本不认识我⋯⋯”

“不对，列拉，”他低声回答，一边端详着她的痛苦，那副样子就

像一位傲慢的象棋大师细细观察手下败将的面孔，“我了解你所有

的一切。一切的一切。”

第 ／二章

慢一点，再慢一点⋯⋯

别把它们弄坏了，别折断了。

细细的螺丝被一根一根地从小收音机黑色塑料壳上旋下来，

落在年轻人修长、健壮的手指头上。有一下，他差点把一根螺丝上

的细齿纹折断了。他只好停下手，坐回到椅子上，透过小小的窗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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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外眺望。窗外 。他眺望，阴沉的天空正笼罩着圣塔克莱拉县

点钟。这项艰巨着，直到人完全放松。此时是早上 的任务他已

经干了两个多小时。

终于，十二根用来固定收音机外壳的小螺丝都被卸了下来，放

吉勒在一张黄色自粘便条纸的黏胶部分上。怀亚特 特拿掉这台

三星牌收音机的机壳，细细端详起来。

和以往一样，他的好奇心不可遏止地奔涌，如同奔马驰骋赛

场，一发而不可收。他在想为什么设计者要在板与板之间留下这

些空隙，为什么调谐旋钮上要特意用这般粗细的绳子，焊锡中的金

属成分占多大比例。

或许这是最佳设计，或许并不是。

或许是设计工程师懒怠不专心所致。

制作收音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

他继续拆卸机上的部件，把电路板旋下来。

慢一点，再慢一点⋯⋯

怀亚特 吉勒特今年二十九岁，面孔瘦削，长着一米八五的个

头，体重不到七十公斤，属于老是让人想到真该有个人帮他长点肉

的那类人。一头黑发近乎漆黑，有好些天没梳理清洗了。右手臂

上有一处文身，图案不太精致，是一只海鸥飞翔在棕榈树上。褪了

色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灰色工作衫松松地穿在身上。

春天的寒气让他有点发抖。猛的一个哆嗦令他手指一颤，折

断了一根细螺丝钉头上的槽沟。他绝望地叹了口气。即便是像吉

勒特这样在机械方面有特殊天分的人，没有合适的工具，也只能做

到这些。他此刻用的螺丝刀是用回形针改制的。除了它和指甲，

没有任何其他工具。哪怕有个刀片也能派上大用场。不过那别想

在这里找到。这里是吉勒特的临时住所，位于加利福尼亚山西部

①美国的县为州以下的行政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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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何塞市的中度设防联邦男子劳教监狱。

慢一点，再慢一点⋯⋯

把电路板拆掉之后，他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宝 一个灰色贝

晶体管，将它上面的细铁丝弯曲、折断。随后他把晶体管安装到一

块小型电路板上，那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做成的，然后小心翼翼地

将线连接起来。

他刚完成，不远处传来重重的关门声，随后脚步声在走廊上响

起。吉勒特惊愕地抬起头。

有人在向他囚室走来。噢，上帝，可别⋯⋯他心想。

脚步声离这里大约五六米开外。他赶紧把自己搞的电路板藏

进一本《网络世界》杂志，把收音机零部件一股脑儿装进机壳里，将

它靠在墙上。

他躺到行军床上，翻起另一本杂志，这是一本名为《

的黑客杂志。他一边翻着，一边向无所不能的上帝祈祷。即便是

无神论者，一旦进了监狱，用不了多久都会开始同上帝讨价还价。

此刻他在心里默念着：请别让他们搜查我。如果搜查，请别让他们

找到电路板。

看守透过监视孔朝里望了望，命令道“：吉勒特，立正。”

吉勒特立刻起身，走到监牢后面，双手抱头站立。

看守走进窄小、昏暗的单人牢房。不过这一次不是来搜查。

看守甚至没有朝四周瞧上一眼。他只是默默地用手铐将吉勒特的

双手铐在身前，带他出了牢房。

在过道的交汇处，这里一边是特别看管的单人隔离牢房，一边

是普通牢房，看守转身，领吉勒特拐向一条他不熟悉的走廊。从操

场上传来的音乐声、叫喊声顿时消隐。几分钟后，他被带进一个小

房间，里面有一张桌子、两张凳子，都被固定在地板上。桌上有拴

① 指 兆赫，此为电话公司长途电话频率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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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铐的环，但看守没有把吉勒特的手铐往上拴。

“坐下。”

吉勒特应声坐下。

看守离开了，门重重关上。留下吉勒特单独一人，满怀好奇，

急不可耐地想立刻回到电路板旁。他打着颤，坐在这间没有窗户

的屋子里，感觉上似乎这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地方，倒像是电脑

游戏中一个发生在中世纪的场景。他想，这个牢房一定是丢弃异

上已经四肢脱离教徒尸体的地方，这些尸体在肢形架 ，在这里

等待着行刑斧高高斩下，将他们碎尸万段。

托马 安德森有许多名字。斯 弗雷德里克

汤姆或汤米是他上小学时用的名字。

在加利福尼亚门罗帕克市上中学时，他沉溺于主持网上公告

栏及破译密码进入 袖珍计算机、旗舰机、苹果机等早期

计算机系统，当时他有许许多多的绰号，如“潜客”“、隐身人”等等。

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、斯普林特电信公司和“移动一号”电讯

公司的安全部门工作时，人们用他姓名的首字母，称他为

当时他专门负责追踪计算机黑客和盗打电话的“飞客”以及相关罪

犯（由于他在协助警方抓捕罪犯方面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，同

事们一致认为 这两个缩写字母应该代表“

，即“穷追不舍的家伙”）。

在圣 在网何塞任年轻刑警时，他又有了一大串别的名字

上聊天屋里他一会儿是科妮 ，一会儿是孤独女孩，一会儿又成

了布兰特妮 。他装扮成各种各样十四岁的花季少女，以笨拙稚

嫩的语气给恋童癖发短信。那些恋童癖往往会给这些虚构的梦幻

女孩发来邮件，诱惑她们，并提出猥亵要求。然后他们会驱车前往

①旧时一种以转轮牵拉四肢使关节脱离的刑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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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郊区的大型购物商场，去赴甜蜜浪漫的约会。到头来却发现

他们的约会对象竟是一些手持逮捕令、荷枪实弹的警察。

如今人们常常称 比如在网络会议上主持他为安德森博士

人介绍他的时候，或者直呼其名，称他为安迪。不过，在正式档案

安里，他是托马斯 弗雷德里克 德森中尉，加州警署计算机犯罪调

查组组长。

他今年四十五岁，身材瘦长，棕色的鬈发已日渐稀疏。此刻他

正沿着一条阴冷潮湿的走廊往前走，身旁是被罪犯和警察都一样

称做“圣何”的圣何塞劳教监狱胖墩墩的监狱长，一名个头魁梧的

拉美看守跟在他们身后。

他们沿着走廊继续走，在一个门前停下。监狱长点了点头。

警卫打开门，安德森走进屋，审视着囚犯。

吉勒特面色苍怀亚特 白 这种白被讽刺地挖苦为“黑客特

有的黝黑（”被电脑“晒”出来的），而且身材瘦削。头发和指甲一样

都是脏兮兮的，显然许多天没洗澡也没刮胡子了。

安德森注意到吉勒特棕黑色的眼里显出奇特的神情；他眨着

眼，好像认出了什么。只听他问道“：你是⋯⋯安迪 安德森吗？”

“这位是安德森警官。”监狱长纠正道，声音十分响亮。

“你是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的头。”吉勒特说。

“你认得我？”

“几年前我在科姆赛克听过你做的报告。”

科姆赛克计算机和网络安全会议只限于登记在册的安全专家

和执法人员参加，不对外界开放。安德森知道，此次会议吸引了全

美众多年轻黑客，他们各显神通，想方设法侵入注册计算机系统给

自己发入场标识，乐此不疲。但在该会议历史上，只有两三个黑客

成功得手。

“你是如何进入的？”

吉勒特耸耸肩说“：我拣了别人丢的标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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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德森狐疑地点点头。“你对我的报告有何看法？”

“我同意你的观点：硅片将以大部分人料想不到的速度日益更

新，计算机将在分子电子学的基础上发展。这意味着用户将不得

不考虑以全新的方式来保护自己，免受黑客侵扰。”

“会上其他人可不这么想。”

“他们只是一味地诘问你。”吉勒特回忆道。

“你没有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没有，我忙着做笔记。”

监狱长倚着墙，而安德森则在吉勒特对面坐下，说“：根据联邦

《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》，你被判三年监禁，现在还剩下一年。你

侵入西部软件公司的电脑，窃取了大部分程序的源代码，是不是这

样？”

吉勒特点点头。

源代码是软件的头脑和心脏，被软件所有者严密保护。一旦

被窃，盗贼可以轻易地去除识别和安全代码，重新包装软件，再以

自己的名义将软件卖出。西部软件公司的游戏软件、商业应用软

件和实用程序的源代码是该公司的主要资产。如果哪个无耻的黑

客偷了这些代码，他将导致这家身价十亿美元的公司破产。

吉勒特指出：“我并没有对那些代码做什么。成功下载后，就

立刻把它们删除了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你要侵入他们的系统？”

黑客耸耸肩。“我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之类的媒体上见到这家

公司老板。他说没人能进入他公司的网络，说他们的安全系统绝

对安全，连傻瓜都搞不坏。我想看看这是不是真的。”

“结果是真的吗？”

“嗯，他们说得确实也对，傻瓜破坏不了。但问题是，他们要防

的不是傻瓜，而是像我这样的人。”

“那么，侵入之后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安全漏洞告诉那个公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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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做个好人呢？”

做好人是指黑客侵入计算机系统后，向受害公司指出其安全

上的瑕疵。这么做有时单纯是为了得到好名声，有时为了金钱，有

时甚至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理所应当。

吉勒特耸耸肩。“那是他们的问题。那家伙说没人办得到。

我只是想看看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吉勒特又耸了一下肩。“好奇罢了。”

“为什么联邦法官对你判罚这么重？”安德森问道。一般来说，

如果黑客没有使公司业务中止，或者试图把偷窃到的东西出售，联

邦调查局几乎不会调查，更不用说把案子提交给联邦最高检察官。

监狱长在一旁回答“：是因为国防部。”

“国防部？”安德森问道，瞥了一眼吉勒特手臂上俗气的文身。

那是架飞机吗？不，是一种鸟。

“全是他们瞎编的，”吉勒特咕哝道“，完全是胡扯。”

安德森看了一眼监狱长，后者解释道：“五角大楼认为他编了

一个什么程序，对国防部最新加密软件进行了攻击。”

“他们的标准 ”安德森笑了一下“，你得有十几台大型计算

机昼夜工作几个月才能窃取一封电子邮件。”

标准 最近取代了数据加密编码标准，成为政府最新的加密

软件。它用来给机密资料和信息加密。这道加密程序对国家安全

至关重要，在出口法中被视为与军火同类而被严格限制。

安德森继续说道“：但是，即便他确实侵入了什么用标准 加

密的东西，那又怎样？多少人都在试图侵入加密的东西。”

只要加密的文件没有被列入绝密范畴或者被盗，这么做就不

犯法。事实上，很多软件厂商怂恿人们侵入用他们设计的软件加

密的文件，并为成功者颁发奖金。

“不。”吉勒特解释道“，国防部说我侵入了他们的计算机，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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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如何工作的，然后写了一个用来解除文了标准 件密码的软

件。它可在几秒钟之内解密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安德森大笑着说“，不可能做到。”

吉勒特说“：我是这么和他们说的。可他们就是不信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当安德森审视着年轻人黑色眉毛下深深凹陷的

敏锐的双眼，以及他在身体前面不耐烦地动个不停的双手时，他不

禁心生疑惑，或许这位黑客真有可能写出了这样一个神奇程序。

安德森自己办不到；也不知道有谁可以办到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总

之此时此刻的安德森警官态度谦卑，因为吉勒特是个电脑奇才，这

个词被黑客们用来形容同行中达到计算机世界最高水平的人。

有人敲门，看守让进两个人。第一位四十多岁的模样，瘦脸，

打了定型水的棕黄色头发向后梳，蓄着货真价实的鬓角。他身穿

灰色低档西服，洗过多次的白色衬衫太大了，松松垮垮地吊在裤腰

外面。他瞥了一眼安德森，兴致索然“。长官，”他无精打采地对监

狱长说“，我是弗兰克 毕肖普警探，来自州警署的凶杀组。”他朝安

德森绵软无力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就不做声了。

第二位比第一位年轻一些，也魁梧许多，他与监狱长、安德森

相继握了手“。鲍伯 谢尔登警探。”他满脸是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痘

疤。

安德森对谢尔登一无所知，但和毕肖普谈过几次话。对毕肖

普加盟侦破自己为之专程来到这家监狱的案件，他感觉复杂。就

其自身能力来说，毕肖普大概算是个奇才，虽然他的拿手特长是在

奥克兰码头区、旧金山黑什伯里地区以及臭名昭著的旧金山油水

区 等贫民区里追踪杀人犯和强奸犯。此案必须有重案部门派

人加入，否则计算机犯罪调查组无权 也得不到装备 调查

与此案件类似的凶杀案。但与毕肖普在电话上简短交谈几次后，

①美俚语，指城市中以奢靡豪华、不良警察可从中大捞油水而闻名的地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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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德森对他没什么好印象。这个凶杀组的警官似乎毫无幽默感，

心不在焉，而更糟糕的是，他对计算机一窍不通。

另外，安德森还听说毕肖普自己并不想和计算机调查组合作。

他正忙着侦破马林凶杀 这个案件的名称是联邦调查局根据案

凶杀案发生地命名的：几天前三个银行抢劫犯在马林县索沙里度

城的美洲银行支行杀死了两名顾客和一名警察，之后便向东逃窜。

这意味着，他们很可能往南直奔毕肖普现在的地盘圣何塞地区。

事实上，此刻毕肖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屏幕，大概想

看看是否有重新分配任务的传呼或短讯。

安德森对两位警探说“：先生们，请坐。”同时朝金属桌子旁的

凳子点头示意。

毕肖普摇摇头，继续站着。他把衬衫塞好，随后叉起双手。谢

尔登在吉勒特身旁坐下。但这位身材粗壮的警察随即便厌恶地盯

了囚犯一眼，站起身，坐到桌子的另一边，同时对吉勒特咕哝道：

“你也许得找个时间洗洗澡了。”

吉勒特回敬道：“你也许得去问问监狱长为什么我一周只洗一

次澡。”

“因为，怀亚特，”监狱长耐心地说“，你违反了监狱的规章。这

就是你被隔离囚禁的原因。”

安德森既没耐性也没时间听他们争吵。他对吉勒特说：“我们

遇到一个问题，希望你能协助解决。”他看了一眼毕肖普，问道“：你

要把情况和他简单说说吗？”

根据州警署协议，原则上这个案子由弗兰克 毕肖普负责。但

是这位精瘦的警探摇摇头说“：不，警官，你接着说。”

“昨晚一名女子被人从丘伯提诺的一家餐馆诱骗出门，随后惨

遭杀害，尸体在帕多拉谷被发现。她是被刀刺死的，没有遭到性侵

犯，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。

“死者列拉 吉伯森经营一个网站，还举办有关妇女如何自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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